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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乡下老家，难

免遇到几个熟人。虽然

好久不见，他们还是知道

我去年调整了工作岗位，

从 市 直 单 位 到 县 里 去

了。其中一位表情丰富

地对我说：“你真是官运

亨通啊，这不，又高升了

哇！”我平静地向他解释：

“没有的事，还是那个级

别，一点也没提，只是正

常的调整而已。”他当然

不信，依然大声说道：“哪

里哪里，就是提拔了嘛，

大家都知道你比以前当

得大多了！”人家坚持这

样认为，我只好一笑了之，这样的事，冷

暖自知，心里有数就行了。对方继续保

持高昂热情：“我看哪，你这人运气确实

不错，过了年还有高升，不信到时看！”

我打个哈哈，告诉他：“高升是不去想

的，这个年纪了，好好干几年，就退二

线休息休息了！”他当然更不相信了，

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属什么的？”问过

生肖之后，他沉思数秒钟，煞有介事地

告诉我：“你这个属相，今年一定还有

高升——根据我的推算，你最大应该能

当到副县长！”

我实在忍俊不禁，索性告诉他：“副

县长这个级别，我已干了快十年了！要

是按排位的规矩，我现在这个岗位，比普

通副县长还要靠前些呢！”末了，还不忘

调侃他一句：“没想到你以前把我看得那

么‘小’啊？看来以前那些好听的话都是

信口开河的？”

这位熟人听了，不好意思地挠挠

头，说道：“呵呵，这也怪不得我，我一

个乡下老表，哪搞得清楚你们的级别是

怎么回事。”

不在“体制”内，不知道干部级别这

样的琐事很正常，但对于不了解的事情

敢于满嘴跑火车，就有点不大妥当了。

可惜，习惯满嘴跑火车的人，并不

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们忽悠一

下算一下，实在没忽悠成也不要本钱，

于是类似的事情便经常出现在我们的

视线里。就不展开来说吧，还是就近聊

点小事。

前年，我出版了一部通俗小说，纯

粹 业 余 闹 着 玩 的 ，我 给 它 的 定 位 是

“低端产品”。但读书这回事，也不能

要求个个都像专业学者、资深教授那

般只攀“最高峰”，追求“高精尖”，在

现阶段，这种通俗读物也还有那么一

部分读者，所以，这本书发行后，在本

地居然也弄出了一点小动静。有一

位见过数次面但并不是很熟悉的先

生，大概也听说了这么一回事（更大

的可能是从我的微信公号上偶尔了

解到我在写一本书），再次相逢时，便

一个劲地夸我这个小说写得如何吸

引人，如何有影响力，他又是如何一

直深切地关注着，认真拜读着。正当

我 听 得 热 泪 盈 眶 ，感 动 得 不 知 所 云

时，那位先生突然提了一个神一般的

问 题 ：“ 你 这 个 小 说 ，现 在 应 该 可 以

打印出来看了吧？什么时候方便的

话打印一份给我？”我愣了数秒钟之

后，恍然大悟，原来这老兄根本不知

道它是已经出版了的书，而且印刷好

几次了啊！要不是这一句话，我还真

以为遇到了一位铁杆粉丝，正要引为

知音呢！

事情还没完，这位先生虽见我满脸

愕然，却不以为意，丝毫没察觉我的心情

恰如经过了冰火两重天，瞬间发生了断

崖式变化，继续说道：“我给你一个建议：

我老家有个很好的红色故事，你到时把

它也加进小说里去，这样就更能吸引人

了 ，说 不 定 还 可 以 引 起 领 导 重 视

呢！”——说明一下，我那本小说，是历史

加武侠题材的，故事发生在七百多年前

的宋末元初。这位老兄一番话，总算让

我服得不能再服了。

去年出版的《谁是吴小丁》这本小

说集也是，迎来了不少“热心”读者。其

中一位告诉我，这本书如何耐看，他如

何反复看了，最后请教一个小问题：吴

小丁是哪个单位的呢？一句话，又把我

彻底问倒了。

这就不禁让人想起一位一贯热情

爽朗的老大哥的风范了。这位老大哥，

如果你没见过，那么可以提醒你，他三

秒种之内一定可以和你一见如故、相见

恨晚。我常常看到这一幕——每每与

人初次相识，对方报上名来，这位老大

哥一定是饱含深情地紧紧握着人家的

手（当然可能还要用力摇上几摇）：“哎

呀呀，兄弟您就是吴小丁啊？久仰久

仰！早就听很多朋友提起过您啊！您

这人哪，那真是没得说啊……”寒暄之

后，落座喝茶，这位老大哥先是海阔天

空一顿狠聊，随后，他定然要习惯性地

向这位刚刚“久仰”过的人迸出一句：

“哦，这位朋友，怎么称呼您呀？”

2010年，刚刚卸任石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张

水根，挑起了县老科协会长的担子。十年来，石城县老科

协在他的领导下，亮点纷呈，成效凸显，2014至 2018年度

被市老科协评为先进单位，被省老科协授予 2013年度“先

进集体奖”和“2019年江西省老科协奖先进集体奖”。他本

人也先后获评“江西省老科技先进工作者”“全省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2017年度“江西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奖”“江西省正能量之星”等荣誉称号。

勇挑重担求改变

自担任石城县老科协会长以来，张水根不断加强该县

老科协组织网络建设，发展壮大老科协的队伍。

他经常深入农、林、水、卫生、教育等离退休科技工作

者众多的单位调查研究，同科技人员促膝谈心，动员他们

加入老科协组织，继续为石城振兴发展发挥余热。他的

真诚态度和敬业精神感染了许多人，一批批老科技工作

者提出申请加入了老科协组织，后来成为科普宣传和服

务“三农”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了专委会的领头人。

目前，该县老科协共设立专委会 8个，会员 161人，其中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会员 45 人。随着专委会和老科

协会员的增多，张水根又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为县老科协

搬了“新家”，改善了会员们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为提升会员建言献策的质量，他提出了“抓住热点搞调

研，围绕中心写建言”的思路，并带头深入基层搞调研、写建

言。在他的带头示范下，会员中形成了“人人关心建言献

策，个个参与建言献策”的良好风尚，先后有 30多篇建言被

党政部门采纳，成为推动石城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

良方。他撰写的《发挥协会优势特长，提升科普服务水平》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等调研文章分别在江西省老科协工作

会议、江西省老科协科普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宣读。

倾情事业结硕果

上任伊始，张水根就理清思路，集思广益，提出了县

老科协六个方面的工作模式和“五个一”活动的工作内

容：撰写一篇建言献策文章或向上投送一篇通讯稿件；承

担一次以上科普知识讲座或撰写一篇较有分量的科普文

章；参与一次以上科技下乡活动；抓好一项科学试验项目

或一块科技示范基地；创办、联办一家经济实体或帮扶一

户贫困户。

十年辛劳，张水根的工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建立了白

莲、烤烟、蔬菜、水稻、茶果等各种科技示范基地 20多个，

面积 3000多亩；先后开展了白莲莲藕腐败病防治、延长白

莲花期、循环农业种植模式推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

管理等课题研究 30多个，其中部分课题形成结论并得到

推广；组建成立科普报告团、科普特派员、科普艺术团 3支
队伍，18位科普报告团成员经常在科普讲堂或各种实用技

术培训班作科普讲座……

2021年，该县老科协成为全省《三实农技》刊物主办单

位之一。全县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在推广优良品种，探索优

质生态高效循环农业，助推科技进步，助力全域旅游、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 2016年底，江

西省老科协“强科技支撑、促精准扶贫”论坛在石城县成功

举办，会议期间，来自省、各设区市、全省贫困县和赣州市

18个县（市、区）的 100多名与会人员，高度称赞石城县老

科协创办、联办示范基地及专业合作社所取得的成效。

在成绩面前，张水根没有自满，他始终保持着一名共

产党员的革命本色，退而不休，以饱满的热情、忘我的精

神，为建设富裕美丽温暖石城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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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水根：

桑榆重晚情 一曲奋进歌
□陈福生 廖光仪

走进谢培森的制陶厂，记者看到，虽然厂房面积不大且

简陋，但制陶坊、烧陶窑、仓库区、晒陶坪等一应俱全。

见记者到访，现年64岁的谢培森停下手中的活，起身抹了

抹手中的陶泥，脸上带笑领着记者走进窑炉里。昏暗的窑炉

长 50米，宽 2米，高 1.3米，由低往高呈狭长状，里面弥漫着一

股尘土味。一件件待烧的陶品鳞次栉比错落叠放，一束阳光

透过窑孔照射在谢培森写满了岁月沧桑与生活艰辛的脸上。

户外烈日当空，窑炉里热如蒸笼，记者待了不到两分钟

已汗如雨下。遇到摆陶或出窑时，谢培森时常躬着身在窑

炉中待上好几天。

“我从2010年开始自办陶厂，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很早就掌

握了制陶烧陶手艺。”谢培森说，由于乌石村拥有丰富的可塑性

黏土，十分适合制作陶具，早年村里的烧陶业十分红火，鼎盛时

全村建有大大小小烧陶厂十几个，几乎是成年男女齐上阵，涌现

出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制陶手艺人，乌石村也被称为“烧陶村”。

谢培森的父亲在村集体陶厂工作，长期的耳濡目染，令

他从小就爱上了这门“玩泥巴”的手艺活。

20岁那年，谢培森跟随父亲在村集体陶厂打零工，由于

勤学善思，很快就掌握了制陶手艺。谢培森独立制作的砂

锅、陶碗、腌菜缸等，因比厂里师傅做得精致，受到众多用户

的好评，后来，他也成为村集体陶厂的一员。

谢培森回忆道，村集体陶厂生意最火时，每天肩挑的、

自行车拉的、拖拉机装的陶制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赣南各

地，那时他和父亲经常加班制陶、烧陶。

然而，好光景没持续多久，受现代化机械生产的冲击，传

统陶制品的销量大幅下降。私人制陶厂举步维艰，纷纷关

闭。谢培森所在的村集体陶厂也遭受冲击，开始实行人员分

流改制。从事制陶多年，谢培森和父亲纵使有精湛的陶艺，由

于烧制的陶品少人问津，父子俩也只能选择离岗改行。没过

多久，乌石村集体陶厂关闭停业。

下岗后，谢培森做过拖拉机手、碾米工、管电员等。空

闲时，有时会从田里挖点陶泥捏一捏，过把手瘾，慰藉内心

对陶艺的不舍。

窑火不熄 匠心不朽
——安远制陶人谢培森的故事

□记者余书福 特约记者孙金玉 通讯员罗毅 文/图

谢培森将烧好的陶品从窑中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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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坛、酒坛、茶壶、油盐罐、水缸、米缸……这

些土陶制品，早年曾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必需品。然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陶制品逐渐被现代的

不锈钢、玻璃器皿等所取代，烧窑厂渐趋衰落，甚至

消失，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在拥有 400 多年烧陶历史的安远县三百山镇乌

石村，村民谢培森用青春与这一手艺相伴前行，成为

该村陶艺传承的最后一名守望者。8月7日，记者走

近谢培森，听他讲述传统制陶工艺的辉煌与沉浮。

时代在变迁，科技在进步，谢培森也主动适应新时

代。他改进生产工艺，制坯也采取机器和人工相结合

的方式，唯一不变的是，延续使用传统的烧窑技法。

谢培森说，制陶容易烧陶难。其中入窑摆陶就是

一项技术活，叠放时陶器的间隙、位置等环节必须精

细，稍有疏漏就可能造成陶品倒塌。点火煅烧时更是

考验人的耐性，烧陶温度要维持在 1300摄氏度到 1350
摄氏度，需要三五个人不间断地烧制两天时间，且必须

充分把握好火候，稍有闪失全窑陶器就会成为废品。

谢培森告诉记者，村中会陶艺的人不少，但既会

制又会烧的人寥寥无几，因为一窑需要烧两天两夜时

间，长期用眼睛观测火候对眼部损伤很大，所以很多

人都不愿从事烧窑。让谢培森欣慰的是，儿子谢福彬

肯吃苦，不仅跟他学会了制陶手艺，摆陶、烧陶的技术

也是一流。

记者采访当天，谢培森正好要封窑烧陶。随着时

代的发展，为精准把控火候和品质，谢培森现在采用

的是电子温度计测量，一改以往凭眼观测火候的老方

法，烧陶工作也交由儿子全程打理。

在烧陶厂里，现年 41岁的谢福彬正利用抖音开展

线上直播，把产品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推到网上，让

更多的人了解乌石村的制陶传统手艺，了解陶文化。

随着年龄的增大，为把制陶手艺传承保护好，多年

前谢福彬回到家中，全身心跟随父亲经营陶厂。

“制陶烧陶是家里的祖传手艺，和我爸一样，从小

我就对制陶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虽然辛苦，但我会坚

持走下去。”谢福彬说他已向上级文化单位申请陶文

化非遗保护，并且引进了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并延长

产业链。令他担忧的是，现在陶泥越来越稀缺，而且

售价也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村中懂陶艺的人嫌太

辛苦不愿干，年轻人又不愿学，他想把产业做大，却面

临手艺断层、无人可用的窘境。

安远三百山的陶制品，曾是十里八乡最受欢迎的

日常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制陶工艺这项百年技业危

在旦夕之时，谢培森重拾了起来。从事制陶几十年，

他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多源自对这门手艺的热

爱和将手艺传承下去的决心。如今，儿子谢福彬已接

过这门手艺，他希望儿子借助现代的网络传播，把安

远三百山的制陶技艺发扬光大。

“制陶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泥土勾兑、搅

拌发酵、投入制作、成品晾晒到烈火煅烧，最后赋予它

们更多功能和新的生命，这可能就是传承的意义所在

吧！”谢培森说，自己年纪大了，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

但他会尽力陪伴儿子坚持下去，让窑火越烧越旺。

转眼到了 2010年春，一名广东梅州的朋友叶先生

来谢培森家玩。无意间，叶先生谈起乌石村消失多年

的烧陶厂时不禁感叹：“老哥呀，村里无人再制陶烧

陶，你制陶手艺这么精湛，要是能把陶厂办起来，说不

准是一条增收致富的好门路。”叶先生的话，让谢培森

萌生了自办陶厂的想法。

说干就干，谢培森不顾家人反对，拿出仅有的 15
万元积蓄在自家老房边上建起了制陶坊、烧陶窑。

2010年夏天，谢培森的制陶厂开业了。

时隔多年未做，谢培森的制陶手艺有些生疏，总

是做不出理想的陶品。于是，他便向村里年长的制陶

师傅讨教，虚心地从和泥、拉坯、修坯、晾晒、上釉、雕

刻等环节一一用功。因为有扎实的功底，不足半个

月，谢培森又能娴熟地驾驭制陶技术，并且买来陶器

书籍刻苦学习，制出能紧跟时代需要的陶品。

愈发精湛的手艺让谢培森干劲十足，他马不停蹄

地进行大规模生产。

“老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用你这土玩意

儿。”“烧好卖不出去，钱就砸水里了。”……看到谢培

森花光家中的积蓄用来办陶厂，村民们纷纷泼凉水。

谢培森没有理会，一头扎进陶厂，日夜赶制陶品。

两个月后，谢培森烧制的首批陶品终于出窑

了。看着一个个精心打磨的陶品从窑中拎出，还带

着余温，谢培森盘算可以卖到一笔好价钱，谁料却

无人问津。

面对妻子抱怨，村民嘲笑，谢培森没有气馁，他决

定去省外找销路。于是，他带着陶具样品辗转到广东

梅州、汕头等地，进批发市场、入超市，艰难地寻找着

客户。功夫不负有心人，良好的陶品赢得了越来越多

批发商、超市的认可，客商纷纷与其签订供货协议。

尝到甜头的谢培森，在客商的引荐下，随后赴湖南、四

川、福建等地，一边学习他人先进的制陶技术，一边与

当地客商会面推荐自己的陶品。

市场销路打开了，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谢培

森把村里赋闲在家的制陶师傅请到陶厂帮忙。现如

今，谢培森的陶具远销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地，通

过自己的勤劳，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

起了 3层小洋楼，还带动了多名村民就业。

陶厂改制 被迫转行

重拾陶艺 点燃窑火BB

CC 子承父业 发扬光大


